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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正义与自然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向度的哲学阐释

李 猛

(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之一。其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论逻辑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逻辑的统一，是西方工业文明所持机械自然观的替代性选择，凸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而

“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人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为解决“人与

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本路径，彰显了人类社会的正义诉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超越了西方自

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观念。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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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

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主张中，将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应有之义，为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作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国

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指南，有助于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开创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局面。共同体思想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历史

定位、内涵界定、理论架构以及实现路径等几个层面展开了热烈讨论，但两大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

础及其生态关联，尚有待更加系统和深入的学理研究。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机械自然观的替代性选择

近代机械自然观奠基于物理定律的确定性和机器的力量性之上，统治了西方思想界数百年。
一方面，机械自然观崇尚秩序和力量，激发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既然人类可以确定无疑地认识

自然，那么征服自然为我所用就变得毫无顾忌了。笛卡尔在《哲学原理》的“地球”章中表达了这种

自信:“熟悉自动机的那些人，在知道了一架机器的用途，并看到其各部分以后，就容易由此推断出

别的未经见过的机械的制造法，因此，我在考察了自然物体的明显可感的部分和结果以后，我也就

试着来确定它们的原因和不可觉察部分的特征。”［1］另一方面，机械自然观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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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论翻版，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道德观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论证。［2］这种“帝国”式自然观

明确保证了人类对地球的支配权和殖民掠夺权，加上启蒙时代高涨的功利主义和理性至上的推波

助澜，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逻辑与人类文明

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生态自然观，同时吸收和

借鉴了最新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这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建设新型生态

文明的理论内核，是西方工业文明所持机械自然观的替代性选择。它强调尊重自然的权利，承认大

自然与人一样具有生命价值且相互依赖，反对工业文明把人类凌驾于所有物种之上，且只将自然视

为可以随意索取的外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也凸显着人与自然之间

的“正义”。
首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解关系的创造性运用和发

展，从根本上消解了近代机械自然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这一双

重过程，唯物又辩证地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而非相互外在的关系，为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习近平指出: “人类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开发自然、利用

自然中，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3］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4］彰显着人与自然之

间的生命相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5］则从国家发展道路的高度，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奠定了根本前提。
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哲学本体理解为感性

的人和人化自然，从而在完成对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的神秘唯心主义批判的同时，将其发展

为人的感性生命和自然，而非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客观自然。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的错

误在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

语、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6］同时，马克思也能够超越费尔巴

哈，指出其过分崇拜自然而简单抛弃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缺陷，这就使得马克思的自然观能够

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能动性和历史性。［7］

因此，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准确说是从人与自然的交互对象性关系出发，来

阐述其自然观的。马克思明确表示: “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

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

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这种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现实的自然即“人化自然”，是人类对象性活

动的产物和现实，是人的感性的对象，而不是费尔巴哈式的那种先于人类而存在的、非对象性的、直
观的、机械的因而是虚构的存在物。它既构成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又作为人类社会的内部因素与

生产活动构成有机统一体。
马克思确认了交互对象性关系作为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由此二者得以统一，进而他指出了资

本主义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之道。如果说自然主义强调自然界的优先性，认为

自然界有其独立的价值和自身的运动法则，人道主义强调人的优先性，突出人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和

根据，那么，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能实现两者的统一。“作为完成了的

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

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我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

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9］马克思把自然纳入人类社会的复

杂关系中去考察，从而明确了自然的客体形式和属人的主体本质。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严密的哲学分析，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那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

法》中，则根据当时最新科学进展阐述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直接提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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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他通过文明史的考察指出，人类支配和征服自然界最终将导致自然的报复，因为，“我们决

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0］这就明确提出人与自然

的内在同一关系。
其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

智慧的当代阐释和创新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作为儒释道三大

思想体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基本准则的“天人合一”，成了传统生态文化的最高表达: 人是天的一

部分，二者内在相即而不离，人应尊重天并力求同于天的超越境界。［11］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今天处

理好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因和理论涵养。习近平多次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

2014 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他明确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

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另外，从方法论上

讲，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12］努力实现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现实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生态自然观。
最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 19 世纪以来生态科学和 20 世纪系统科学发展的哲学表达

和现实应用。1866 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 Ernst Haeckel) 提出“生态学”概念，由此揭开了世界范

围内生态学发展的序幕。此后，无论是莱因海默( Ｒeinhermer Hermann) 的“自然经济”体系原则、埃
尔顿( Charles Elton) 的“食物链”概念、克莱门茨( Frederic Clements) 的“有机体”思想，还是坦斯利

( Arthur Tansley) 的“生态系统”，［13］都主张用普遍联系和整体主义的方法来看待自然，主张人与自

然有机相连，主张人与自然构成辩证发展的统一体，为今天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了科学基

础。而系统论、控制论等概念和方法的引入，更是促进了生态理论的发展。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思想吸收借鉴了最新科学成果，明确强调“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指出“大自然

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比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因此，“环境治理是一

个系统工程”。［14］

总之，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中国传统生态文

化和最新自然科学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道路的自然观基础，这是一种源于实

践又指向实践的自然观。与之相比，虽然当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机械自然观的傲慢与过失，但是

却过于强调作为价值观的道德观念对人类行为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即把欧洲近代以来主体地

位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当作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结果就很难走向一种

人与自然真正和解的理论可能与现实境遇。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 唯物史观下的生态正义

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都没有意识到，导致西方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以物

质形态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 或被资本主义制度化了观念) ，而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态度，不过

是社会生活中人对人的征服和统治的反映和延续”。［15］因此，对机械自然观的彻底批判，绝不应该

满足于观念上构建人与自然的统一来实现头足倒置，而是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跳出唯心

主义二元论的泥沼，从而走向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关照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要立足于实践

的观点，切实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即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深刻把握人与

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找到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锁钥。而“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

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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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机遇期，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现出中

国共产党在面对全球问题时的理论自觉与时代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呼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

世界”。［17］这五位一体的布局构建起完整的国际关系发展体系，其中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求各

国人民“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8］“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生态向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生态领域的具体应用，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揭

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反生态特性，是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它从三个层面共同构筑完整的全球生态正义体系。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

之道，是实践基础上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一方面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对象性

关系，即人化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两个过程澄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从而用新的自然观替代了机

械自然观; 另一方面，马克思以此为基础，确证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个现实历史过程，是实践基础上

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解与“人与人”关系的真正解决就是同

一个过程，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在物质生产过程

中，自然产生出作为意识活动主体的人，同时人逐渐消除自然界的疏远性和外部性，所以“劳动过

程作为自然过程，它的辩证法把自己扩展成为一般人类史的辩证法”。［19］换言之，“如同一切自然被

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现实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20］两个过程共同构成

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体，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自然界在近代工业实践中的生成时所说:“在工

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

的发展而不断改变。”［21］这里，马克思确证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物质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关

系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找寻到理解和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锁钥。
马克思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一步，就在于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植根于他对劳动过程的理解。

尤其是在《资本论》这部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巨著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和农

业生产方式的本质，大量谈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科学地找到了“劳动”这个标志着人与自然

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存在不可避免的断裂。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及必然王国所能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的自由: “社会化的人，联合

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

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22］而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时，“人们第一次成为

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23］

马克思把对自然的考察置于人的现实活动中，把自然观这个难解的哲学问题延续到社会的、历
史的更是经济的事实中，从而创立了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或伦理学意

义上抽象地谈论自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作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中国方

案，真正立足于世界一体化的时代背景，立足于世界各国现有的和未来可能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

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可持续性生产方式的批判。

既然如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确证了自然生态问题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那么人与自然危机

之根源，也必然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认识与批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的反映，或者反之，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

异化关系，是以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为中介和表现形式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将获得利润

作为唯一动力，其自私自利本性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和自然界的双

重剥削，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并且在其自身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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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之“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一节中，一方面承

认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人对自然控制力的增强，另一方面更是深

刻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统治下，资本对自然“效用”的寻求所导致的自然地位的丧失:

“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

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

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

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 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

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 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 服从于人的需要。”［24］

因此，服从于无限制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必然导致人对自然的无限滥用和掠夺。而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

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5］习近平指出，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走过“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事实证明这是得不偿失的。西方传统工业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过

惨痛的生态代价。今天，生态危机已然成为全球性的难题，世界各国必须坚持合作共赢新理念，走

出一条绿色发展的生态之路。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向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担当和责任自觉。习

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26］“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27］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最终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当代呈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全球问题时的“全人类”思维。其

生态向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着力点，阐明了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摆脱自然、自身与社会的束缚，进而

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那么作为从资本主

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则一方面从生态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和不可

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提供条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社会主义，从根本制度层面保障了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能够有意识地合理调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

变换; 而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有机统一，则从手段层面保证了对社会资源的有效

调控，以此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具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当前，生态制度建设紧跟

理念革新步伐，二者共同打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从理论到实践，全国各地

都在努力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传统工业文明、超越传统增长模式的绿色发展道路。

三、对西方“共同体”观念的超越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派别，二者对自我、共同体以及

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有着重大分歧，甚至可以说这种理论起点的分歧导致了二者最终在理论

建构和理论目标上的分野。如果说自由主义理论家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强调自我先于社会，仅仅

把社会或者共同体视作个人的竞技场所或者偶然相遇的场所，那么，社群主义( Communitarnianism，

也译作共同体主义) 则“强调了共同体对于自我的属性以及自我认同的决定性的意义，是共同体决

定自我的特性而不是自我决定社会的特性……是共同体的善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或道义原则的正当

性具有优先性”。［28］

共同体概念构成了社群主义的核心概念，尽管从近代的卢梭到现代的麦金泰尔 ( Alasdair
MacIntyre) 、桑德尔( Michael Sandel) 和泰勒( Charles Taylor) 等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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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理解不尽相同。但这些用来对抗自由主义个体概念的共同体，在全球正义层面的现实应用中，

也会遭遇困境，如作为全球正义关怀之终极单元的、共同体中的人缺乏足够的规范内涵。习近平倡

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家主体和人类主体两个层面，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了全球危机的应对之策，提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关系的现实路径。
第一，人类主体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推动人类主体进步事业的高度出发，以未来“自由

人联合体”为指导，是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为这种转变提供现实条件。个体和

共同体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论述未来

社会时，指出“个体”( Individuum) 与“真正的共同体( wirkliche Gemeinschaft) ”的关系:“只有在共同

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从

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 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

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9］概言之，

“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依赖于每个个体的自由联合，而一切个体的自由发展也只能在“真正的共

同体”中得以实现。这种“真正的共同体”中的“个体”是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它直接意味着个体

同整个世界发生着直接的实际联系。［30］从生态维度看，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即真正共同体中的人，不

仅要按照其自身需要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要按照后代和整个生命共同体的需要

来调节二者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与现实相对立的理想，而是一种使现存世界

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以达致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生态向度，指明人类整体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境时必须联合起来，以合作共赢的态度，合理

地组织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共同推进人类主体和自然之间矛盾、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

的人类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每一个具体的

人及其联合体与自然的和解，从生态维度推动着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国家主体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推动现实的民族国家主体之间的新型合作关

系，其生态向度强调通过国家间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式，用全球正义的视野关照全球

性生态危机的解决。近代以降，各个国家的普遍交往暴露出局限于个体主体和国家主体的狭隘性

乃至荒谬性，这时共同合作便成为必要的。对此，习近平指出: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

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31］生态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的组成部分，同

样必须在全球性层面上进行分析。
从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

式使得资源和利益源源不断地流向生产链的上游，却同时把环境污染推向下游，这是以生态问题为

尺度所展现出来的国家间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更需要对全球日

益恶化的生态状况负责。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 John Foster) 在《生态革命》一书中，用“生态

帝国主义”指涉这种国家间生态问题上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并明确总结了它的五种表现: ( 1 ) 国家

间的资源掠夺及其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 2) 大规模的人口与劳动转移; ( 3 ) 利用他国生态脆弱性进

行帝国主义控制; ( 4) 倾倒生态废弃物; ( 5) 全球性新陈代谢断裂。［32］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共

同的挑战，只有各个国家同心协力、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才能保护好地球家园。
总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向

世界传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担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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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运用，构成了应对全球生态

危机和建设新型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核，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机制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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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Justice and Nature: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Man and Nature Forming a Community of Life”and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I Meng
( School of Marxism，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Ensur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is one of the basic policy of“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thought，“Man and nature form a community of life”，represents the lat-
est achievement in adapting the Marxist view of nature to the Chinese context，and obeys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manifests the“justice”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the contrast，the thought，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is on the basis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solves the problem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between man and man． This shows the social justice． Both
thoughts of Xi Jinping，which inherit and develop Marx＇s theory of the world history，transcend the conceptions of“commu-
nity”in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
ture for mankind，Marxist view of nature

·51·


